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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課：十八世紀歐洲教會大復興

(1) 楔子
1) 十八世紀是一個有趣的時期，一方面我們看到不少教會墮落，懷疑之風四起，不少哲學家開始質疑傳統的信仰，基督教神學漸走世俗化、自由化、帶給教會極大的傷害，但在另一方面，我們又看到一個大復興(The evangelical Revival)，福音也因著這大復興傳至萬邦，海外宣教工作蓬勃，我們稱之為The Great Awakening時代，無論在英國、在美國、蘇格蘭，或甚至歐洲一些國家，也喜見福音迅速傳外，一直影響整個教會的發展。
2) 這大復興主要是發生在英國，在威爾斯，有Griffith Jones, Daniel Rowlands 及 Howell Harris在英國有John and Charles Wesley, George Whitefield。在1729年，Wesley’s及一些學生在Oxford成立了The Holy Club，把福音傳開，後來他們被稱為循道會(Methodist)。

(2) George Whitefield

1) George Whitefield (1714-1770)是十八世紀大復興的一個關鍵人物，他無論在英國本土，或是在當時受英國統治的美國，都極具影響力，也啟開了大復興的時代，他生於Gloucester，並以servitor身份就讀牛津大學，所謂servitor是指一些非常窮困的學生，以半工讀的身份就讀牛津，他要服侍那些較高班的同學，包括叫他們起床、替他們擦鞋，及甚至替他們預備功課；以換取免費攻讀大學。他在牛津認識了John and Charles Wesley，並加入了the Holy Club，後來他閱讀Henry Scougal’s The Life of God in the Soul of Man，得著神的感動而信了主；並且熱心傳福音，並被The Bishop of Goucester按立為牧師。

2) 到了1735年，他更深覺罪的勢力，徹底在神面前認罪，並且得著心裡極大的平安。他在1736年6月講第一篇道，有15人信主，他更講哥林多後書五17，強調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洗禮不可以叫人成為基督徒(當時這思想在聖公會是非常普遍的)，他卻調唯有悔改認罪，真心信主，藉著聖靈重生才可以得著救，但因他這樣宣講，引起當時有不少人反對，不准他站講台，不准他寫文章刊登在報章中，但他卻大大影響不少人信主，他向那些礦工傳福音，及很多那些從不進教堂的人傳道，聖靈在他們心裡動工，成千上萬的人信主。
3) 1738年，他第一次踏足美國，並且與Jonathan Edwards成為知己，是因為Jonathan Edwards，在New England有大復興，他們二人在北美帶領不少人信主，後來他返回英國，由於他與John Wesley 在Predestination的神學立場，及其奴隸的看法不同，他沒有與Wesley在一起，他反而把焦點放在open air evangelism的事工上，他又先後建立了多間教會，並且在1739年在英國籌款興建Bethesda Orphanage，這也是美國第一間孤兒院。
4) 於1740年，他又再踏足美國，並且講了一連串的道，這也稱為The Great Awakening of 1740，他每天都講道，一直維持多個月，成千上萬的人都來聽他講道，他騎馬從紐約到Chaleston 到處講道，揭起了一個大復興，他講道特別有能力，很遠的人都可以聽到，他又把講章印出來，不少人都聽聞或讀到他的講道。
5) 在英國，由於聖公會不給他機會在聖公會講道，他就在公園及open air地方講道，在Briston的Kingswood 有20,000人來聽他講道，在Cambuslang (1742)有三萬人來聽他講道。在教義上，他是傾向Calvinism，可以稱為Moderate Calvinist，他與 Wesley兄弟在預定論及揀選上有分歧，所以Whitefield也因此離開循道會。
6) 還有一件有趣的事，是有關Whitefield與Benjamin Franklin，當Franklin聽聞Whitefield的佈道會可以召聚數萬人時，他不相信，以為這是誇大，於是當Whitefield在Philadelphia的Court House前講道時，他一直向Market街行，直至他不再聽到Whitefield的聲音，他估計那次聚會的聽道人數約三萬人，令他非常佩服，他欣賞Whitefield不太注重宗派，雖然如此，但他始終都沒有相信，但他們二人卻成為好的朋友，彼此卻欣賞對方的行事為人。
7) John Wesley
8) John Wesley是循道會的創辦人，他生於1703年，後來進入牛津大學讀書，在那兒參加Holy Club，並且蒙恩得救，於1730年他和他的兄弟Charles Wesley去到美國的Georgeia省當Missionary，在那兒他認了那些Moravian Brethren，他發現這些信徒有些東西是他沒有的，於是他再次悔改認罪接受耶穌作他救主與主宰，他感到極大的喜樂。1738年，他返回London，發覺不是很多教會容讓他講道，那些教會亦不歡迎那些較草根階層人仕參加，於是他就如Whitefield一樣，到處在Open air 地方傳道。

9) 在50年期間，Wesley總共走了250,000哩，主要是騎馬的，他因為要騎馬去講道，就行了250,000英里，在他的佈道會中，成千上萬的人流淚悔改，在神面前承認自己的罪，接受耶穌為救主，在神學立場上，Wesley是一個Arminian，但在Calvinials中間他也是很受歡迎的，因為他的信息強調人要悔改認罪。
10) Wesley與George Whitefield不同，Whitefield並沒有創立一個宗派，不少聖公會都得到Whitefield的幫助，但Wesley則不同，他創立Methodist Church (循道會)，首先在1739年，他在Bristol創立了Bristol Chapel，後來這個 Society的傳道人增多了，Chapels也增多了，John and Charles Wesley及其他4位傳道人及四位平信徒在London舉行了一次Methodist Conference，選出了John Wesley 為President，也正式成立了Methodist Church。

11) 其實，開始的時候，Wesley並無意建立一個宗派，他是在聖公會受按立的牧師，但他是一個極有組織能力的人，再加上他在聖公會受到壓逼。起初他們在家中聚會，稱為Societies，但當人愈來愈多，Wesley 就組織一些classes，每一個class十二人，其中一個是領袖，他們每星期一起祈禱，讀聖經及團契，並行善，男與女是分開的，他的口號是這樣：
「Do all the good you can, by all the means you can, in all the ways you can, in all the places you can, at all the time you can, to all the people you can, as long as ever you can.」
12) 這運動發展得很快，批評他們的人稱他們為Methodist，他們亦樂接受這名，當聖公會不信任他，不歡迎他時，他就說：世界就是我的牧區「The World is my parish」Wesley總共講過40,000篇道，當他死的時候，循道會已經有294個牧師，71668英國信徒，19個宣教士，43265個美國信徒，198個美國牧師，現在循道會有30 million members。
(3) Charles Simeon
1) 然而在英國大復興期間，影響力至深的應該是Charles Simeon了，他於1779年在劍橋大學畢業，1782年被接立為牧師，是Holy Trunity 的Vicar，他那時只有23歲，他已經是Fellow of the College。

2) 他的影響力愈來愈大，但同時亦受到極大的反對，然而他的生活及學問對當時的大學生有著極大的影響，他又致力海外宣教工作。在1799年，他創立了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他又創立The London Jews Society,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及Bible Society到了1817年，他承繼了他兄弟一大筆財產，就成立了Simeon Trust，專門訓練傳道人在教會作牧養工夫，他一直沒有結婚，並且一生都在Holy Trinity Church 牧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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